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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0日 5时 50分，国防大学
军事文化学院，嘹亮的起床号音响
彻整个校园。第二期司号班学员
迅速列队后向操场奔去，军号别在
腰间，号嘴揣在上衣兜里。三公里
晨跑结束，队伍集合在学院西北角
的白楼前，学员们开始了一天的司
号训练。左手叉腰、右手持号，头
一仰，一串号音刺破晨雾，号管上
的红绸在微风中起舞。

一切从零开始

2018年 9月，军委训练管理部
发布消息，我军司号制度恢复和
完善工作全面展开，拟从 2018年
10月 1日 起 全 面 恢 复 播 放 作 息
号；2019年 8月 1日起，全军施行
新的司号制度。国防大学军事文
化学院承接了开设司号员培训班
的任务。

在我军通信兵序列中，司号员
是个特殊的兵种。从 1927年建军
开始，军号就与人民军队联系在一
起，在作战和战备训练、工作、生活
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和我军
现代化建设发展，军号的指挥通信
功能逐步弱化，司号员编制在“百
万大裁军”中被整编撤销。

30多年的历史断档，让接受培
训任务的军事文艺创演系犯了
难。两个月时间能培养出合格的
司号员吗？这一度成为创演系主
任徐惠冬想得最多的问题：“没有
参照可循，没有专职老师，一切都
要从零开始。”

受领任务后，创演系立即成立
专门课题组讨论研究，到基层部
队、军队院校和军乐团等单位进行
调研，综合意见建议后，对教学大
纲和训练教材进行初步拟定。大
家都有一个共识，这是一场要打
赢、也必须要打赢的战斗。

3月初，首期司号班正式开课，
而大纲和教案也是边教边改。“课
题组每周召开教研会，左刚、万千

里、刘保国、王强等四位吹奏课教员根据教学
实践对大纲和教材提出修改意见。”据徐惠冬
主任介绍，正式的教学大纲和训练教案将在 7
月底付梓。

在此之前，一切都在摸索中。其中就包括
对军号号嘴的设计改动。

“培训使用的军号由军委训管部下发，是
1985年封存起来的一批军号。训练中，教员普
遍反映老式号嘴偏浅偏小，对号嘴进行合理改
良能降低学员的学习难度。”创演系教研室主
任梁召今介绍，在结合教员提议和学员意见
后，学院立即联系地方厂家对号嘴进行改良。
很快，一批新的号嘴配发到学员手中。

改变的不仅是号嘴，还有教室。
第一期培训班开班之初，学员在临近街边

的一栋红楼里进行吹奏练习。此起彼伏的练
习声在遭到“投诉”后，学员“不敢吹了”，吹奏
积极性打消不少。了解情况后，创演系立即为
司号班调整出十几间专门的隔音教室。有了
专属教室，学员们的思想包袱没了，号音也活
跃了起来。

第一期培训班结业时，教研室召集教员
和学员代表开了一次通气会。会上，大家畅
所欲言。“主要是提问题，集智想办法。”徐惠
冬介绍。会后，学院根据学员提出的问题，对
课程计划进行调整。“第二期培训方案将音乐
基础、司号史、思想政治等课程时间前移，在

第一个月全部结束，为后期吹奏练习预留足
够时间。”

勇敢的“跨界行动”

坐在南京开往北京的高铁上，无锡联勤保
障中心某部中士沈婉仪内心忐忑不安。“不懂
音乐，从没接触过军号，要在两个月时间里熟
练吹奏21个号谱，可能吗？”带着疑问，沈婉仪
开始了在北京的训练生活。

新年刚过，沈婉仪和来自全军的 40名士
官被选拔为全军首批司号学员。他们有的是
通信兵、驾驶员，还有的是导弹发射手。对于
多数人来说，这将是一次勇敢的“跨界行动”。

“对学员的吹奏水平摸底后，我发现，虽说
大家的水平参差不齐，有音乐基础的学员也不
多，但都是各单位按政治素质、军事素质、文化
素质、身体条件选出来的尖子，领悟能力强、学
习能力强，这给我们打了一剂强心针。”梁召今
对学员充满信心。

“节奏感、音准感较好；肺活量好，嘴唇相
对薄、无外伤，牙齿整齐，口腔无手术……”这
是各单位选送司号学员的基本条件。采访中，
海军航空大学某部上士张国强指着自己的嘴
唇对记者说：“你看，我的嘴唇是班里最厚的。”
一句话，引得大家笑了起来。“但努力可以弥补
短板。别人练一遍，我就练10遍，勤奋使我变
得强大。”

陆军某部四级军士长韩军杰擅长长笛演
奏，“本以为长笛吹得好，小号学起来会很快。
而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以为’。”练习吹奏的第
一天，韩军杰在嘴形上“卡了壳”。

正确的吹奏嘴形是吹好军号的第一步，但
稳固正确嘴形并非易事。

采访中，武警某部下士杨鹏一直在叠纸
片，只见他将一张完整的 A4纸裁成 6厘米长、
4厘米宽的小纸条，再将纸条折成 2厘米长、
0.5厘米宽、0.2厘米厚的纸片——这是吹奏练
习的重要道具。将纸片放在唇间，用唇尖力
量夹住纸片保持 20~30分钟（俗称“叼纸片”）
是快速固定嘴形、锻炼唇尖肌肉控制力的一
个好办法。

“30分钟叼纸片练习后，嘴巴又酸又麻。
有时吃饭时嘴还是抖的。”火箭军某部下士樊
斐笑着说。除了纸片，学员还被要求随身携带
一面小镜子，随时查看嘴形是否正确。“吹奏结
束，如果嘴唇正中留下了一圈红色印记，那就
说明嘴形对了。”

刚接触军号时，学员们只有憋足了劲，才
能吹响那么一两声。几天后，虽不那么吃力，
但因为气短音高顶不上去，吹出来也难成调。

焦虑如乌云罩顶，在重复“哆、咪、嗦”的过
程中，学员们的嘴肿了消、消了肿，反反复复，
人也晒黑了一圈，但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让

“不可能”成为“可能”。这一点，武警某部下士
侯猛飞感受最深。

午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间隙打在他的脸
上，油光细密。侯猛飞喜欢站在白楼前的大杨
树下吹号，“室外无混响，我能清晰地听见自己
的声音，及时发现并改正错误。就是一点不
好，天气热，嘴唇火辣辣地疼。”干裂、皴皮，侯
猛飞不停地抹着润唇膏，两个月用了5管。

沈婉仪是班里唯一的女生，但司号员不分
男女，来自男兵的压力激励着她不断向前！向
前！“自己动手写练习曲辅助吹奏练习，这点很
棒。”沈婉仪的努力得到了班主任杨磊的赞
许。结业考试中，她拿到了乐理科第二名的好
成绩。“号音吹得比男兵更高、更亮。这就叫优
秀。”

和沈婉仪一样，大部分学员对军号、军号
史知之甚少。为了让学员对军号有更多地了
解，培训班开设了军乐与司号史的课程。学习
历史后，沈婉仪知道了 1927年红军连的编制
中就已经有了司号员的编制；了解到在朝鲜战
场上，我军司号员郑起创造了一把军号吓退联
军一个营的传奇故事。

火箭军某基地下士刘奇的爷爷就曾是一
名司号兵，上过战场，吹过军号。4月的一个夜

晚，年近耄耋之年的老人听说孙子要来北京学
吹军号，一高兴，喝了半斤白酒。

“第一周吹响、第二周吹长、第三周吹变
音……”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生活，时间被精确
切分、标记。培训初期，看不懂的乐理、唱不会
的乐谱，让战略支援部队某部中士邓伟觉得度
日如年；等到了第二个月练习21个号谱时，他
又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完全不够用。在这栋小
白楼里，“时间相对论”一直存在着。

作为解放军军乐团首席小号手，刘保国老
师认为，学员要想将气息掌控自如，将21个号
谱吹奏得游刃有余，两个月时间远远不够。

“‘树大自植’，院校培养只是第一步，后续的自
我练习更重要。”

眼下，处于“生长季”的学员正在不断地给
自己做“加减法”，努力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学
习时间已经过半，刘奇还没正经出去游玩过，
在他看来，周末是“弯道超车”的好机会。

记者简单估算了下，平均一天下来，学员
和军号“亲密接触”的时间将近8个小时，除了
吃饭，通常一练就是大半天。高强度的练习，
嘴部酸疼是常有的事。休息时，有人选择“沉
默是金”，有人“打嘟”放松，刘奇喜欢含着一颗
糖闭目养神，嘴尖的压力迅速被舌苔上的甜所
掩盖。

向“领头羊”进阶

“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前，学院会开设4
期培训班，按照每班 40~50人的培养计划，想
要满足全军司号员的需求还有很大缺口。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培养的学员不仅是司号员，
还是教练员。他们将成为‘种子’，回到各军兵
种部队组织司号教学。”梁召今说。这就意味
着，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学员不仅要学会吹，还
得学会教学组训。

4月30日，第一期学员全部顺利毕业。年
轻的学员回到部队，一边继续吹奏练习，一边
当起了各自单位司号员培训班的“领头羊”。

5月 9日，侯猛飞在部队驻地山西太原开
设司号员培训班，成为同期第一个独立开班的
学员。从学员变身教员，侯猛飞这回面对的是
80名学员，培训时间为40天。电话采访中，侯
猛飞直呼“压力山大”，熬夜备教案成了常态。
5月27日，韩军杰的司号班也开班了。开课不
到半月，韩军杰接连感叹“难！头疼得很。”眼
下，他们遇到的教学难题和几个月前教员们遇
到的棘手问题是相似的。对于这一点，教员们
早有准备。

五一假期第一天，刘保国编辑了一条近千
字的授课心得发到学员群里，帮助学员尽早适
应教员角色。而更多的任前培训早在开班时，
就有了安排。

授课过程中，教员注重通过多种方式引导
学员掌握一定的教学技能。班主任杨磊负责
乐理课教学，在他的课堂上，他会预留半节课
时间让学员走上讲台授课。“学员在试讲过程
中，一面巩固课堂知识，一面掌握授课技巧。”
事实证明，杨磊的尝试很奏效。

武警内蒙古总队下士郭胜强曾是一名长
号手。课堂上，郭胜强的积极性很高，喜欢举
手上台，不论是答题还是试讲。在同学眼中，
他是一个胆大的汉子。“其实我也很紧张，但我
得提前适应讲台上的气氛，回到单位后得组织
司号员集训。”

第一期培训结束，学院选拔了 5名优秀学
员留校，担任第二期培训班的小教员，辅助老
师对后进学员进行吹奏指导。

启用学员担任助教，这在军事文化学院
尚属首次，既锻炼学员的教学组训能力，又
充实师资队伍。首期学员杨鹏和杜耿松位列
其中。

“号嘴位置上下各占一半，号嘴的支点在
下唇……”刘保国讲授吹奏要领时，杨鹏站在
一边仔细观察记录。扎实的任前准备工作从
他桌上摆放的两本厚厚笔记本可窥一斑。“老
师教的、同学吹的、自己琢磨的，我都写进了
本子里。”杨鹏说。闲暇时，他还将自己吹奏

的 21个号谱录成音频，发到第二期学员的手
机上，帮助大家听音练耳。武警某部战士杜
耿松买了一台小型摄录机，将上课画面摄录
下来，课后再根据视频进行整理。“课堂上老
师指出的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的方法，这
些在我今后的课堂上都能用上。”

为了战斗，前进

“这是一种铜制的乐器，能发出一种特别
刺耳的声音。在战场上，只要它一响起，共产
党军队就像着了魔似的，全都不要命地扑向
联军。每当这时，联军总被打得如潮水般溃
败……”这是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李奇微在
《朝鲜战争回忆录》里对军号的描述。

原空政文工团乐队队长左刚，是 30多年
前的最后一批司号员，时隔多年，仍能清晰地
吹奏出每一种号谱的音律，他深知吹响军号对
于一场战争的意义。

一串号音就是一道命令，号音吹得是否正
确关系到战役的成败，有时还能够达到“不战
而屈人之兵”的作战目的。

课堂上，左刚的要求格外严格。“宁可不
吹，也不要吹错。”他时常重复着这句话。在他
看来，学员们吹的还是当年的号音，为的还是
同一个目的：“战斗”。

“531555531555……”这是韩军杰最喜
欢吹的冲锋号。一段9秒的冲锋号，他反反复
复能练上几十遍。“冲锋号一响，我军将士勇气
倍增、杀声震天；而敌人听到了，便会胆战心
惊，溃不成军。”

军号重新“征召入伍”，在徐惠冬看来，是
精神的传承，更是向战争的宣誓，它将唤醒
蛰伏在军人骨子里的血性，“军号承载着传
承红色基因、强化号令意识、推进正规化建
设、提振军心士气的作用。特别是在未来组
织的战备演练中，电子播放号将被取消，改
为司号员吹奏。一旦我方受到无线电干扰和
电磁压制，军号仍然能够作为保底通信手
段。”

刘伯承元帅曾说，没有通信联络就说不上
军队指挥。可以说，号令就是指挥员在战斗中
的喉舌。在战场上，司号员同指挥员一样，都
是敌人重点狙击的目标，时刻处于运动中的司
号员需及时躲避来自敌方的危险。正因如此，
在司号员培训计划的制订过程中，“立足实战，
聚焦备战打仗”成为课题组规划教学设计时的
重要考量之一。

“培训第七周，学院将安排模拟实战环境
的教学课程，学员将被送到陌生演训场，在近
似实战的战斗环境中组织训练，以提升他们在
战斗中克服不利天气、地形的影响，快速行进、
寻找掩体、在安全地点发送号音的能力。”徐惠
冬向记者介绍。

为了在战场上吹出完美的号音，学员们
就像是一块晒了很久的海绵，拼了命地吸收
知识，加快学习进度，谁都不想放松，谁也不
敢放松。

行文即将结束时，韩军杰给记者发来一条
消息，“军号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语言。一想到8
月1日，部队的作息号将从我和战友们的号角
里吹出，响彻祖国的每一座军营，我就会由衷
地生出一种自豪感，好似回到 18岁参军时的
模样……”

摄影：张增亮
制图：扈 硕

司号司号员就位员就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汪汪 娜娜 特约通讯特约通讯员员 林梓栋林梓栋 武武 岑岑

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国民
革命军中编有司号分队和司号兵。中
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立后，为保障各级
首长调动和指挥部队，在军部副官处编
司号班、设司号官，在团、营、连分设司
号长、号目和司号员。

1931年 11月，中革军委总参谋部
在瑞金召开红军司号会议，制定颁布了
《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并发出《关
于司号员问题的通令》，人民军队首次
拥有了自己的号谱和司号制度规定。

1933年 3月，中央在瑞金附近坪山
岗设立红军通信学校，开设号兵班次，
开始系统培训司号骨干。

新中国成立后，全军部队在连编设司
号员，营编设司号班，团编设司号排，司号员
成为我军基层部队传统的“八大员”之一。

由于谱系复杂，一个司号员的养成很
不容易，红军时期国共双方的军队都有

“交号不交号嘴”的规矩，即司号员调动、离
队，要把军号交上去，而号嘴属于个人物
品，不必交。所以，号嘴就成了司号员的
职业标志，每次打完仗，双方都很重视在
俘虏身上搜查号嘴，一旦发现俘虏中有司
号员，是要千方百计留下来的。

革命年代，司号员在军中享有较高的
待遇。除日常和指挥员一样的生活待遇
外，红军中的司号员每月有三块大洋的鸡
蛋费，即便在艰苦的长征途中，也有一块
大洋。

在我军司号员队伍里，走出不少开国
将军。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当过司号员的
开国中将就有张国华、聂凤智、王辉球、邱
创成、李成芳、蔡顺礼、刘西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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